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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解构—《八角笼中》人物困境与双向救赎
许圣贤

湖北商贸学院

摘　要：电影《八角笼中》以“温暖现实主义”的总基调，讲述了在遥远山区落魄沙石场老板向腾辉和贫苦的

孩子们之间在现实的困境下突破“牢笼”，走出大山，最终完成“双向救赎”叙事逻辑的闭环。影片由大凉山“格

斗少年”的真实事件改编。王宝强作为平民出生的演员和导演，经过六年时间的剧本打磨和思想沉淀，以独到的底

层叙事，进行了艺术加工和价值升华，使观众对这一群边缘人物形象能深入认知和解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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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困境——塑造命运的“雕刻笔”

马丁路德金认为：“贫困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

源。”而社会存在又决定社会意识。不同于《中国女

排》《中国乒乓》这些影片，《八角笼中》叙事走向的

主导与人物形象的缔造并非格斗训练本身，而是复杂的

社会因素。孩子们能否走出大山，向腾辉能否办好格斗

俱乐部，社会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物情感和态度的

转变都与之息息相关。向腾辉的格斗俱乐部刚刚成立，

投资人王敬福因涉嫌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拘留；在酒吧

又因马虎和苏木“打假拳”而遇到小混混闹事，演变成

群殴。向腾辉也为此事把沙场卖掉；之后经过与校长和

领导一系列交涉，俱乐部逐渐有了起色，他却又被怀疑

拐卖儿童和强迫劳动而受到恶意网暴，一夜之间铺天盖

地的谩骂都涌向了他，马虎拦路被捕，苏木遭到殴打骨

折；此后，俱乐部境况急转直下。以这种非典型矛盾构

成戏剧冲突的要素，作为推进叙事的主要动力，从社会

宏观视角影响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正是《八角笼中》独

特魅力所在。

二、镜像映射——剧情发展的驱动力

（一）家庭悲剧—自我审视的一次映射

在与“大泷山”少年的初次接触时，向腾辉带孩子

打假拳更多的是以赚钱为目的，利益关系成为绑定他们

的纽带。但随着与孩子们的深入交流，他从他们身上发

现了自己的身影。曾经的他靠拳击改变了自己命运，

却被教练所蒙骗使用兴奋剂而被取消冠军，因愤怒打伤

教练入狱。而在向腾辉目睹大山里的孩子们生存困境之

后，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试图通过格斗来改变他们

的命运。向腾辉一开始并不是就是为孩子谋出路这样一

个无私奉献的人，孩子对他而言是一面镜子，镜像里的

是孩子，折射出的是自己。这些孩子是不幸的，从小失

去父母，没有出路；自己亦是如此，母亲精神失常，自

己前途无望。同样的命运，让他也孩子间惺惺相惜。像

腾辉的人物定性在一层层蜕变，他是孩子们的教练，朋

友，甚至是半个父亲。他在改变的似乎是他们的命运，

但本质上是对自己过去的“重新定义”，是一种自我救

赎。而这种自我救赎，是他能坚持下去的强大驱动力。

（二）川剧变脸—命运转折的二次映射

在影片后半段，向腾辉坐在车中，看到窗外的变脸

表演，面具通过车窗投射在脸上。在之后的采访中，王

宝强导演坦言：“在这样的情境中突然出现一段变脸，

应该是很多观众预料不到的。放在这里，主要是起到

一些隐喻性的作用。那个时候向腾辉遭遇堵车，寸步难

行，他的人生也是在这个时候寸步难行了。一方面是现

实的状况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前行，另一方面是心态上，

他会觉得非常疲倦。在这时出现一场变脸，就会对他起

到一些格外的警醒的作用，让他从当下的困厄中解脱出

来，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1]事实上，影

片叙事背景的“大泷山”原型在四川的大凉山一带，

“川剧变脸”这一插入成分有了其存在合理性。这种亦

实亦虚的意向化表叙，在片刻间完成角色心境逆转。

“喷火”这一能指，抽象又不失叙事逻辑地表达向腾辉

即将燃起斗志，浴火重生。在叙事逻辑完整的同时，又

达到一定艺术高度。

三、双向救赎，打破命运的“催化剂”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对于大山少年这一边缘

化群体来说，连绵的山脉是囚禁他们的最大“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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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关注和家庭支撑，摆“石头阵”成为他们活下

去的唯一方式。向腾辉的出现，给予了孩子们一条全新

生活的实现路径。而对于向腾辉而言，他也能通过教孩

子拳击实现自己曾经的“冠军梦”。向腾辉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生如野草，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而他自身也

给予他们新生活的希望。向腾辉和格斗少年，他们从属

不同的“牢笼”，而打开牢笼的钥匙掌握在彼此手中。

从生活角度上看，他们目标是矛盾的，但在时代语境

下，他们的卑微又是同一的。而这种同一性促使他们迫

切地想要改变现状。此时，“八角笼”不再是两者狭义

上的“人生困境”，进而转变成决定共同命运的“角斗

场”；彼此的守望，成了加快命运转折的“催化剂”。

四、艺术特色与影片缺憾

（一）命运“蜕变”—从黑白到彩色

在八角笼的最终决斗中，王宝强运用了很长一段黑

白镜头，直到战胜对手后才切回彩色。黑白的元素，恰

恰隐喻着这些孩子的人生。黑白镜头其本身的压抑感和

纪实性更凸显了苏木的困境。“格斗少年”的人生是

黑白的，面对现实的压抑和残酷命运的强烈恐惧，想要

突破八角笼，他只能战胜几乎不可战胜的对手，这是影

片前期铺垫的必然结果。黑白亦是戏剧张力和影片质感

的集中体现，能调动观众情绪。王宝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我想这是一种突破，像很多体育题材的影片，确

实会用黑白来表现一些闪回，但我并不是这样用，我呈

现的是当下的情境。我也考虑到黑白会更有力量感，更

有代入感，也会削弱暴力的部分带给观众的不适感。

当然我必须说，这个方法用在别的影片中可能并不适

用，在这里我用它是因为它和《八角笼中》的调性相

合。”[2]

（二）底层视角—淋漓尽致的形象刻画

从影片叙事内容看，《八角笼中》的情节建构并不

复杂，然而该片确乎充分挖掘电影的叙事功能，通过独

特的“手段”构建起对观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故事，而

这种“手段”就是近年来电影叙事中较为流行的“底

层叙事”。底层叙事意指作品聚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

势群体、边缘群体，通过摄影机的声画手段来展示他们

的生活状态、周遭环境、心理情绪等，进而深层次反映

社会全貌，并表现出创作者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3]

事实上，“底层叙事”这一手法一直贯穿着中国电影

史，但在不同时期往往具有不同类型风格的表现。90年

代末，贾樟柯的《小武》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和叙事风格

趋向于“诗意现实主义”；而《八角笼中》在“现实主

义”基础上，则更多表现其“温暖”的人文关怀的精神

内核。

不同于传统体育类型片叙事模式，《八角笼中》更

侧重于边缘人群在社会中与社会环境、主流群体的矛盾

冲突，强调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而非局限于个

人成长历程。在叙事主体方面，《八角笼中》聚焦于偏

远山区的儿童，将大山作为地理限制因素，将其困在其

中。影片中延绵不绝的山脉象征着孩子们绝望的人生，

让他们失去了走出大山的根本条件。除了自然条件的恶

劣，影片中家庭条件亦是压抑着“大山少年们”成长的

重要原因。由于家庭的不幸，他们被迫而过早闯入社会

谋生，甚至为了活下去选择了摆“石头阵”拦截过往车

辆抢劫。从客观的角度看，这样的影片开场设置似乎加

深观众与这一群体之间的误解。而在事实上，王宝强以

如此“欲扬先抑”的叙事技巧设置人物形象，在一开始

就突出人物负面性，奠定了人物性格基础，之后强化人

物反差感，符合叙事逻辑的同时也增强故事的戏剧性。

在主流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叙事中，“欲扬先抑”是底

层叙事经常采用的叙事技巧。《我不是药神》中的程

勇就是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故事一开始，程勇参与假药

的销售只是处于纯粹的商业目的而非救死扶伤。在前半

段的叙事中，他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假药发家的“暴发

户”。直到他真正深入了解这一群病人，并经历了挚友

吕受益因白血病的折磨病逝，黄毛因躲避警察车祸身

亡，团队分崩离析后，才最终完成从“药贩子”到“药

神”形象和思想的彻底转变。显然，无论是《我不是药

神》还是《八角笼中》，这种将人物形象前后进行巨大

反转的叙事技巧，不仅能使其与影片的表达思想相得益

彰，更极大地提升了故事张力。

镜头叙事的选择，也从技术层面提高了影片的高

度。不难发现，在镜头中孩子的形象大多与镜头在空间

水平上保持一致甚至更低。一般意义上对孩子的拍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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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多展现的是成人对小孩的俯视效果，体现长辈与晚

辈的关系。但镜头空间里的大部分场景，从视觉效果上

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尊重。影片色调选择上，除了酒吧

场景外少年们的场景一般采用暖色调。在影片强烈的矛

盾和命运的悲剧中，从心理层面传达出温暖祥和之感，

贴合“温暖现实主义”。相对而言，向腾辉无论与校

长，抑或是公司经理之间基本是冷色为主，象征了成年

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导演的个人阅历，亦加强了其独到的底层叙事与电

影的真实质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八角笼中》带有王

宝强的“个人自传性”。在某次采访中王宝强吐露：

“从小我在家看到了电影《少林寺》，心中就埋下了一

个电影梦，有这想法之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6岁我

就跑少林寺，但发现少林寺只是取景地。之后经过多年

习武，我还是十分想拍电影，就在2000年后，来到北京

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北漂”群众演员。群众演员也

是演员，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和肯定，我

当时觉得我的电影梦实现了。后来，通过多年的奋斗拼

搏，我成了一个演员，开始尝试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类

型，合作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导演，也积累了很多拍摄经

验和创作灵感。我开始有了自己想讲的故事、想表达的

情绪和想传递的能量，我开始有了拍《八角笼中》的想

法。但因为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其实没有那么成功，所

以这次创作就遇到了质疑。但这些质疑也把我内心的倔

强激发了起来，在各位好朋友的帮助下，我坚持把影片

拍完，陪着它上映，看着它跟观众见面，并取得了目前

的成绩。我觉得只要努力，就没有不可能。”[4]

（三）“缝合”缺憾

“一个镜头的意义是由下一个镜头所给予的。”影

片为了完成某个叙事，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本来没有关系

的画面组成一个个能单独完成叙事或表意功能的场景段

落，结合人们的心理认知作用而产生一定的上下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缝合”了观众心理认知与电影主题在

想象关系上的那个“缝隙”。[5]在对影片的评价中，有

相当一部分观众表达了对影片后半段叙事“断层”的遗

憾。向腾辉接受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后，在缺乏前期剧

情铺垫的情况下，互联网舆论反转略显仓促，不符合观

众的过程预期。影片的前后镜头间有逻辑缺失，导致王

宝强接受采访时的情绪爆发力和网络舆论转变这一段呈

现出的戏剧张力不足，情感的“缝合”似乎缺乏说服

力。对于这种情况，不妨横向对比，同为现实主义题材

的《我不是药神》，主角程勇情绪的激化，建立在一次

次生离死别之上，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其对“医药

体制”和“看病贵”之间矛盾深层次突破及总体逻辑框

架的运行更加平稳，最终观众的主体意识在解构过程中

得到不断的强化。影片叙事对象“非我”亦是观众“本

我”，底层叙事下产生的情感共鸣，观众很容易自觉形

成社会身份的自我映射。而客观来说，从另一视角解

读，由于《八角笼中》叙事主体是趋于边缘的人物，真

实但不具有普遍性。影片叙事对象与背景建构与大多数

观众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观众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缺

少身份认同也是在所难免的，更多的是出于人类自身的

情感，对于弱势群体的本能的同情。

虽然存在微瑕，但影片在主流价值观层面，融入类

型美学，既能彰显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价值，表达对

边缘人群的关注；又能体现“温暖现实主义”的人文关

怀，展现人性光辉。在首周斩获10亿票房的佳绩的同

时，也对国内这一类型电影的实践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

值。正如王宝强所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形的

‘八角笼’，我相信观众看完《八角笼中》，无论在任

何的困境当中，都能感受到力量，冲破命运的牢笼。靠

自己，寻找自己的出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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